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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个有点口吃的少年就是王洪伟。 他想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 有一天也过上油田人的生
活，也吃上香喷喷的大米白饭。

采油四厂驻地与王洪伟所在的王楼村咫

尺之遥，隔路相望。 虽然比邻而居，最大距离不
超过 3 公里，但彼此属于两个世界，过的是完
全不一样的生活。

王楼村坐落在黄河北岸， 属背河洼地，只
生盐碱，不长庄稼。 王洪伟勉强读到高一，家中
便无钱供他继续读书了。 尽管他笃信“书中自
有黄金屋”的古训，笃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求学这条路走不通了。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 辍学回村后，王洪
伟和王海明等几个小伙伴再去四厂玩儿的时

候，多了一项内容，自觉不自觉地把油田人随
手丢弃的空酒瓶捡起来。 拿到废品收购站，一
个酒瓶可以换一毛钱。 运气好的时候，一天可
捡二三十个酒瓶，挣两三块钱。 这样捡上一个
夏天，王洪伟曾踌躇满志地想，除了能攒够继
续上学的钱，没准还能给家里一点贴补。 也算
生财有道了。

忆及往事，现任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后勤
经理王海明有些苍茫地说， 洪伟能干成大事，
在于他从小有定力，肯吃苦。 那天是星期六，因
为天热， 油田人不是聚在门前的院子里打扑
克，就是三五成群地喝酒。 一开始，他和王洪伟
等好几个小伙伴都耐心地蹲在远处，一边吞咽
口水，一边看着人家吃喝。 等到人家散场了，好
去捡人家的空酒瓶。 但到了深夜，特别是到了
下半夜，伙伴们都走了，他俩也一个比一个更
饥肠辘辘。 没有比又饥又渴地看着人家大吃二
喝更考验人的事了， 而且还要忍耐蚊叮虫咬，
连他都忍不住想撤了，可王洪伟仍一眨不眨地
盯着人家看， 一副不取得酒瓶就不收兵的神
情。到最后一桌酒席散场，差不多快天亮了。等
油田人一回屋，王洪伟一扬手，像打冲锋仗一
样，飞快地跑过去，从一堆烟头烟盒、鸡骨头鱼
骨头里扒拉出来五六十个酒瓶。 有两三个酒瓶
没倒空，还有少许酒，两个人手忙脚乱中，洒了
一身。 但这一夜总算没有白守，守来了云开，也
守来了日出。

时废品收购站不多，卖到镇里不如卖到县
里钱多，卖到县里不如卖到市里钱多。 听说市
里收购酒瓶的价格是一毛五一个，比卖给镇上
多五分钱， 王洪伟两眼放光地跟王海明说，咱
也别回家了，干脆卖到市里去吧。

去市里的路上，两个人一人扛着一蛇皮袋
的空酒瓶，坐过毛驴车，也坐过拖拉机，虽然上
上下下地没少折腾，但总算到了市里，并顺利
地卖了出去。 手中有钱了，回来舍得买票坐公
共汽车了。 谁知不坐车还好，王洪伟回忆说，一
坐上去，一车人的反应，让他顿时产生了如坐
针毡的感觉。

因为出了一头脸的汗，也因为身上洒过泡
沫丰富的啤酒，他俩不自知，或者说还处在手
头终于有俩钱的亢奋中，顾不上别的，但一车
人纷纷为之掩鼻、侧目、扭脸，伴之以小声地抱
怨和嘀咕。 王洪伟懵懂有所醒，一个土里土气
的乡野孩子要想过上所谓富裕文明的生活，被
所谓的城里人接受，光有俩钱是不够的，还有
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二
除了收破烂，王洪伟还经营过沙子、水泥、

粮油购销站，卖过五金建材，搞过装修，与人合
伙办过一个小型的预制场。 回过头看，这一切
经历都是他人生的预演节目，是改变他命运必
须要走的关键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也正是这
些具有实战意义的热身运动，练就了他的基本
功，一路摸爬滚打过来，行稳致远。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为根治黄河滩区一穷
二白的面貌， 我市在沿黄三县推行稻改工程，
引导农民大面积种植水稻。 稻改工程卓有成效
地改良优化了背河洼地的土壤结构，白花花的
盐碱地变成绿油油的沃野良田，基本解决了数
万人民的温饱问题。 但是，稻改工程经过十多
年的推行和发展，稻田规模不断扩大，稻农人
数逐年递增，不仅背河洼地多种水稻，非背河
洼地的土地上也生长起大片大片的水稻。 一扎
堆，接下来出现的情况是，稻子价格普遍下跌，
稻农销售压力剧增。 每逢徐镇镇集日，十里八
村的人排着队卖稻子，一车一车的，堵得水泄
不通，走不成路。 大家都是卖方，罕见买方，一
个集守下来，难得成交几宗生意。 有黑心的小
贩趁机压价，稻农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丰收
真的成为一种负担了。

1995 年，王洪伟家的稻子也丰收了，也同
样卖不出去，稻农流汗又流泪的滋味儿，他感
同身受。 那天晚上，他从五金建材店回来，看见
左邻右舍都黑灯瞎火的，有些不放心，问端着
碗在大门口喝汤的邻家大婶怎么了，是电线短
路了，还是灯泡坏了。 大婶还没回话，从院子里
走出来一个小媳妇说：“洪伟哥回来了？ 电线没
坏，灯泡也没坏，是俺娘嫌电费敛得贵，不舍得
用电了。 还说以前的老规矩都兴这，喝汤不用
点灯。 ”

“可不老规矩都兴这！ ”大婶搁下饭碗，瞅
了一眼摞在门洞里的稻子，闷闷地说，“又喝不
到鼻子里去。 正好，眼不见心不烦。 ”

这地方习惯把吃晚饭说成喝汤，还习惯把
收说成敛。 原来，大婶还是在生稻子卖不出去
的气。 因为只要稻子卖不出去，那么，一大家人
吃盐的钱，打酱油醋的钱，修房补漏的钱，孙子
孙女上学的钱，就通通没有着落，不把钱摔成
八瓣怎么行！ 所以，刚才敛电费的一走，大婶作

为一家之主，就把照明的电灯拉灭了，打的是
不能开源就节流的算盘。 王洪伟心头沉重，像
打翻了五味瓶。 他没去另外的邻居家了解情
况，想必都是稻子卖不出去惹的祸，都有一本
难念的经。 金灿灿的稻子曾寄托着稻农沉甸甸
的希望，辛辛苦苦忙碌一场，到头来却连肥料、
种子的钱都换不回来，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王洪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再不为稻农
做点儿什么，就枉为农家子弟了。

因为不是个例，而是黄河滩区数万农家共
同面临的难题，镇上、县上都很重视这个事，正
在寻找有担当的企业家拉稻农一把，帮大家迈
过这道坎儿。 时王洪伟因经营预制场等小企业
而小有积蓄，又因接济孤寡老人和贫困学生等
义举而小有名气，有关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能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以解广大稻农的燃眉之
急。

几经筹划，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的
前身———总投资 200 万元的徐镇精米加工厂，
终于应运而生了。

三
无论早期的徐镇精米加工厂，还是后来的

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都是徐镇镇一带最大的
乡镇企业之一。 它的投建和运营，不仅立竿见
影地消化吸收了黄河滩区成千上万吨的稻子，
也为黄河滩区成千上万顷的稻田带来新的生

机与活力。 金灿灿的稻子变成亮晶晶的大米的
时候，一度愁眉不展的父老乡亲也都眉开眼笑
了，王洪伟也跟着笑了。 从那以后，他得出一条
经验，党和政府让你干的事，哪怕看着是个坑，
实际上却是岗儿。 登上去，就能看见无限风光。
所以，不管何时何地，听党话，跟党走，保准没
错儿。

忆及当初创业的情景，王洪伟说，除了感
谢党和政府， 还得感谢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那些年， 他和妻子几乎没吃过一口热乎饭，没
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跑销路，夜里收稻子，一
天到晚地连轴转。 销售形势紧张的时候，十天
半月也见不了一面。 那年冬至前夕，两个人分
别去西宁、兰州推销产品，说好完事后在西安
火车站碰面，然后一起结伴回家。 王洪伟的目
的地是西宁，但西宁之行颇为不顺，那个单位
主管粮食供应的孔姓领导赴北京开会去了，因
其家属就在北京， 估计没个三天五天的回不
来。 想到在西安也要走访一两个单位，王洪伟
没多耽搁，先到西安来了。 那天是冬至，朔风凛
冽，空中飘着雪。 王洪伟说，以前觉得老家的冬
天够冷的，到了西部才知道，人家那冷才真叫
冷，寒流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

老话说，冬至大如年。 王洪伟觉得翻山越
岭地到西安来了，平常
再怎么省吃俭用，今天
也豁出去了，叫妻子喝
碗热乎饭，尝尝当地的
名吃羊肉泡馍。 他提前
来到火车站旁边的一

个小餐馆里，心想要是
时间充裕，就再小酌几
杯，以对抗这锥心刺骨
的冷。 正这么想着，听
得一声汽笛响，一辆呼
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的

火车进站了。
那会儿，夫妻俩还

都没有手机，但因生意
需要，各自配了一个传
呼机。 妻子为省钱，用
的是数字显示的传呼

机。 从这方面说，王洪
伟觉得妻子能力比自

己强，脑子好使。 他刚
才用餐馆的电话给妻

子发过位置了，怕她看
不到，跑到出站口去接。 接倒是接到了，但两口
子并没能在异乡的街头浪漫地对酌。 王洪伟刚
坐下，腰间的传呼机嘀嘀地叫起来，一看，几个
大字写得分明：“孔主任已回，速来洽谈合作事
宜。 ”原来，西宁那个单位的人蒸熟了他留下的
样品米，无论口感还是色泽，感觉都不错，正好
孔主任也赶回来了，一致说好，所以二番头叫
他回去。 那是个有数千人众的大单位，如果彼
此建立了供需关系，公司就更有奔头了。 说来
也巧，广播喇叭传来的信息说，有一列开往西
宁的火车开始检票。 王洪伟也顾不上考虑妻子
的情绪，顾不上考虑他接下来的行为有把妻子
约来仿佛就是为了把她抛到异乡街头的嫌疑，
一拍大腿站起来说：“孩他娘你一个人吃吧，我
这就再赶回西宁去。 ”

在纷纷扬扬的风雪里，两口子挥泪而别。

四
西北地区的市场相继打开后，王洪伟又向

东南沿海城市进军。 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只做
一个小范围的企业家。 他希望更多的人吃到地
地道道的生态有机黄河大米，希望它的命运像
它名字所蕴含的寓意那样，家家宜，宜家家，精
益求精为大家。

老话说，民以食为天。
老话又说，食以安为先。
老话还说，病从口入。
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人类对食物的

第一要求就是安全，而食物不安全因素对人类
的威胁从不曾中断。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
天，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改
善， 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多元，但

食品不安全因素依然存在，新的食品不安全问
题还在不断涌现。 精米加工这项又基础又高风
险的良心买卖，既让王洪伟兴奋，觉得终于找
到了可以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深感责任重
大 ，使命在肩 ，必须高度警惕 ，严格把守质量
关，才能确保人们舌尖上的安全。

公司运转伊始，王洪伟即面临两方面的考
验。 一是有过稻子卖不出去的经历，人们心里
产生阴影，后怕犹来不及，哪能重蹈覆辙，再自
找苦吃？ 种稻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二是散户种
植带来管理困难 ，种子 、农药 、化肥等来源不
明，存在参差不齐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正
是闯市场、打品牌、树形象阶段，王洪伟说，宁
肯赔钱赚吆喝，也得爱惜自己的羽毛，擦亮公
司的荣誉。

不用说， 黄河精米是用黄河水灌溉的，本
色自然，粒粒“冰清玉洁”，粒粒晶莹剔透，或蒸
或煮，芳香四溢，筋道耐嚼，回味甘醇。 在徐镇
镇一带，历有“一家做饭，全镇闻香”的说法。 黄
河精米加工工艺烦琐， 从一粒稻谷到一粒米，
历经计重、去石、碾米、分级、抛光、色选等二三
十道工序。 现在，家家宜米业的生产加工过程
已是流水线作业， 包装工序上负责把关分拣
的，是两个一丝不苟的机器人。

为保证源头质量，彻底打消农民卖稻难的
后顾之忧， 王洪伟决定走订单农业发展之路，
以“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以每斤稻子高出
市场价四五分钱的保护价格， 先后与长垣、范
县， 以及山东东明等地的稻农签订回收合同，
确保订单农户丰产又丰收。 同时，公司组建专
门的小红帽技术服务队，成员逾 150 人。 从育
苗到收割，从初夏到深秋，小红帽技术服务员

实行分片包村 ， 每天分赴各村镇的大街小
巷 、田间地头 ，为稻田把脉问诊 ，为稻农解困
分忧……

这其实是一条挑战大于机遇、风险多于收
益的发展之路。 王洪伟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度
惊涛拍岸的母亲河黄河也会断流。 1997 年，黄
河先后 7 次断流。 波浪滔滔变成风沙滚滚，宽
阔的河床上，一天到晚地飞沙走石。 那原本是
家家宜米业势头看好的一年， 全国 30 多个省
份，他们生产加工的黄河精米已与十多个省份
的百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友好合作的供

需关系。 所以，这一年年初，王洪伟筹资 60 多
万元订购津稻 1007、辽盐二号、豫耕六号等优
质品种稻种子，鼓励群众多种稻、种好稻。 结果
秧苗还没出齐，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就来了。
水稻，水稻，水是稻子的生命之源。 伴随着黄河
旷日持久的断流，稻田颗粒无收，企业血本无
归。 望着焦灼的土地，王洪伟把一顶浸满汗渍
的破草帽摘下来戴上，戴上再摘下来，没着没
落间，泪把视线模糊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近百万元投资变成泡
影，挫伤的不仅是群众种稻的积极性，还有银
行信贷人员的信任和感情。 他们当初放款给王
洪伟，是看重他的人品，看好他的企业。 如今他
人品虽然没变坏，企业也还在，但机器已运转
不起来了，眼看要关门大吉了，再不催缴贷款，
别说利息，恐怕连本金都收不回来了。 这个银
行一催，那个银行也坐不住了，跟着催。 王洪伟
招架不住， 倒得以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身来，
离开公司， 去田间地头安慰那些受灾的稻农。
他本人都自顾不暇了，还想着别人，终于有仗
义的稻农卖了猪羊，要还给他种子钱。 王洪伟
把钱放回对方口袋里， 紧紧攥住人家的手说：
“好兄弟，有这份理解就够了。 只要咱兄弟携起
手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

这样的人生低谷， 王洪伟经历了不止一
次。 10 年以后的 2008 年，又是一个要命的年。
这年夏天，黄河小浪底枢纽工程进行第三次调
水调沙试验。 小浪底水库从 6 月 19 日预泄放
水开始，到 7 月 13 日恢复正常供水结束，历时
25 天，跨度 2100 公里，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
调水调沙试验。 随着调水调沙试验的成功，数
以亿吨计的泥沙经河南、 山东输送到大海，黄
河下游河段的地上悬河现象得到改观，水位骤
然下降。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
大计，王洪伟打心底里拥护。 但随之而来的问
题是，徐镇镇一带的土地一直是靠黄河水自流
灌溉的，如今水位骤降，灌溉成本剧增，人们种
稻的积极性又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影响。 同样受
到冲击和影响的，是意识到危机来临的银行信
贷人员， 他们再次把紧急抽贷当成了当务之

急 。 这真应了一句谚
语，亚马孙河流域的蝴
蝶扇了扇翅膀，太平洋
上即刮起一场风暴。

尽管为筹资还贷

愁出了满头白发，怕父
母看见心疼伤感，夜深
人静才敢回家，但王洪
伟始终没想过改弦易

辙 ，始终坚信 ，粮食买
卖就是良心买卖。 “这
怪不得稻农，” 忆及往
事，王洪伟深有感触地
说，“也怪不得银行，要
怪只能怪企业抗风险

能力太差了。而唯一的
办法，那就是把企业做
大做强。 ”

做大做强企业，仅
有技术是不够的，仅有
资金也是不够的，还要
有钢的制度和铁的纪

律。 正是在这期间，现
任家家宜米业副总经理刘杰回忆说，公司发生
了一件让人痛心的事。

王洪伟四处筹资去了，公司临时交由一个
亲戚打理。 创业初期，这个亲戚也立下不少汗
马功劳。 时家家宜米业已名声在外，基本上不
用愁销路，倒常常库存紧张。 一天，来了一个大
订单，需要两车皮米面，可库存只有一车皮多
点，凑不够数。 亲戚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认为走
了这两车皮产品， 差不多可以帮公司渡过难
关，便自作主张，连夜把邻近几家小企业生产
的米面收罗来，换上家家宜的包装，贴上家家
宜的商标，准备发货走单。 前往柳屯火车站送
货的车队是在黎明时分出发的，途中恰遇王洪
伟从外面筹资回来。 常年走货装车，一看车队
数量， 王洪伟就能估摸出这是多大规模的生
意，而他清楚，库存的粮食是装不了这么多车
的，忙拦下车队问情况。 负责押车的亲戚还以
为要给他论功行赏呢，兴冲冲地说：“等成交了
这两车皮生意，咱的日子就该好过些了。 哥你
快点回家休息一下吧，我先把车队送走。 ”

“车队不用走了，”王洪伟说，“你走吧。 ”
“就这么着，”刘杰说，“王总把他这个曾有

功于公司的亲戚开除了。 ”

五
一路走来，王洪伟历经波峰浪谷。 尽管有

过节衣缩食， 近 10 年时间没添置过一件衣服
的经历，但在提升产品质量、带动乡邻致富、支
持社会公益方面，却不惜人力物力财力。

黄河水位急剧下降， 有人建议就地打深
井，用井水代替黄河水。 有人甚至说，既为黄河
流域，那么黄河流域的井水也可以理解为黄河

水。 从田间地头直接取水，节约成本不说，显然
也比挖沟开渠引黄河水省事。 这时候，王洪伟
一根筋的犟劲又上来了，说既然打黄河大米的
牌子，那孕育黄河大米的稻子就得用黄河水灌
溉。 黄河水从巴颜喀拉山脉来到濮阳，流程千
里万里，富含的营养，哪是井水能比的！ 所以这
是原则问题，没商量，没余地。 2015 年，王洪伟
多方筹资，下大力气在徐镇镇曹庄、后范寨、董
寨等村庄建设高标准农田，新建渠系建筑物 13
座、平板桥 1 座、涵管桥 10 座、进水闸 1 座，新
修硬化渠和道路 3000 多米，新建容量 3000 多
立方米的蓄水池 1 座，形成旱能灌、涝能排的
现代种田新模式。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运用，
不仅从源头上解决了稻谷的产量和质量问题，
也从根本上帮助广大稻农稳步踏上增收致富

的道路。
现在，家家宜米业早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

道，年加工销售黄河精米 5000 吨，是当地利税
大户和明星企业。 2020 年 10 月，家家宜黄河精
米作为我市的农业龙头产品，参加了河南省优
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博览会及豫沪战略合作和

经贸对接活动，受到上海市民和粮食部门的一
致好评和认可，黄河水培育的优质大米成功打
进了上海大市场。

富裕起来后，甚至在还没有真正富裕的时
候，王洪伟就以一个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赤子
情怀， 回报社会捐资助学， 造福桑梓热心公
益。徐镇镇民政所所长井云同告诉我，这些年，
王洪伟捐助的贫困学生少说也有 200 多人了，
捐款没有 10 万也得有 8 万了。 一笔一笔他都
在本上记着，回头落实了，再把具体数目给我。
王楼村的王世芳说，可能当初促使王洪伟投身
米业的缘故是因为邻居家交不起电费吧 ，自
2010 年以来，他把村里路灯的电费都承担了。
此外，他还给村里硬化了道路，承揽了所有戏
曲、电影等文艺演出的费用。 另一位叫王江劲
的残疾人则说，自打 1997 年开始，王洪伟已连
续二十多年给他和本村的老弱病残家庭送温

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啥都送，比自家兄弟
还亲哩。

徐镇镇敬老院常年有 20 多人。 自 1997 年
建成使用后，王洪伟就坚持为院里的老人送慰
问品，过年时每人发放 100 元红包。 院负责人
闫殿义说，逢年过节，王洪伟总是准时来看望
大家不必说了， 就是大家平常吃的米面粮油，
也都是他送来的。 现在天气热了，王洪伟又给
每个房间添置了一台电风扇，给每个老人每天
增加了一个鸡蛋……

有人说，王洪伟的运气好，碰上了军队这
个大客户，揽上了军粮供应这项大工程。 只有
一直陪王洪伟走到今天的伙伴王海明最清楚，
这所谓的运气，无一不是靠品质、诚信、担当换
来的，无一不是通过走公开招标程序而竞标胜
出的。 “要说例外，”王海明说，“也不是没有例
外。 而正是那几次例外，见证着洪伟一个现代
企业家的情怀和担当。 ”

王海明说，作为发小，他知道王洪伟打小
就有一个当兵扛枪的愿望。后来虽然没能参军
入伍，但情结一直都在，一直像个编外士兵似
的 ，走如风站如松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 ，参
照执行的， 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制度。 有一年
中， 粮食市场价格突然变得不稳定， 波动很
大，一下子长了四毛钱。 一家原本与某军营有
供需关系的粮站吃不消了，说如果不随行就市
的话，接下来只能停止合作关系，终止供需合
同。 人家也不是不了解市场行情，但年初预算
没这个增项，很为难。 后来，他们找到王洪伟，
问他能不能先以老价格调拨两车皮军粮。 要
知道，王洪伟这个编外士兵的一腔热血从没凉
过 ，可不舍得自己的 “战友 ”犯难为 、饿肚子 ，
听闻此讯，大手一挥，就差价供应了两车皮军
粮。

2021 年春节， 河北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为
新疆军区供应军粮的河北某企业为安全计，或
者委实受线路封锁影响， 提出暂缓供应军粮。
得到消息，王洪伟又坐不住了。 越是形势严峻
的时候，越是需要人民子弟兵的时候，大疫当
前，大考当前，他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在
边疆保家卫国的军人兄弟闹饥荒。 王洪伟在
第一时间勇敢地站了出来，组织车队前往喀什
运送军粮。 “上纲上线的话，”王海明心有余悸
地说，“这其实就是一次舍生忘死的行动。 不
管防护措施做到什么地步，沿途的突发情况和
意外路况，仍然叫人防不胜防。从濮阳到喀什，
原本就有万里之遥，加上因避开重点疫区而绕
行的路程，差不多走了两万里路，一路上险象
环生……”

5 月 22 日，惊闻一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去世，王洪伟百感交集，当场热泪盈眶。 他说，
10 年前，总投资 200 万元的濮阳县水稻研究所
就是依托袁隆平水稻科技研发集团组建成立

的。 也正是有了袁隆平团队的技术支撑，他们
才得以深入开展适合沿黄背河洼地水稻生产

的技术改良和产品开发。 公司生产的无公害黄
河精米、绿色黄河精米、生态有机黄河精米三
大 系 列 20 多 个 种 类 ， 才 得 以 顺 利 通 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畅销
上海、新疆、内蒙古、山东等全国 20 多个省区
市，成为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
战区的军粮供应基地。 他发现，袁老改良的稻
种经过黄河水的孕育，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他
原本还想，假以时日，请袁老来实地考察，亲手
为袁老蒸一碗黄河大米。 如今夙愿未了，袁老
已驾鹤西去，怎不叫人扼腕唏嘘！ “对袁老最好
的纪念，” 王洪伟声音嘶哑地说，“就是颗粒归
仓，尊重每一餐饭，做精做细每一粒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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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伟（中）在稻田与稻农聊天。 （资料图）


